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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發現，當我在寫逐字稿時，我會刻意擷取有關媽媽、那個年代的女孩男孩對於愛的

想法，婚姻的想法，⽣涯的想法，⾦錢的想法，死亡的想法。他們曾經有過的虧⽋、

脆弱，曾經有過對⽣活的⼀些想像。這些都是我在這個⽣命階段正在思考的事情。

我想，我想體驗的那種「傳承」，是像女孩第⼀次⽉經來，媽媽告訴她這是什麼的那

種經驗分享。關於愛與被愛，關於⾃殺前的那⼀刻在想什麼，或者在⿊暗渾沌中怎麼

找到光。這樣的傳承與說教有別，是床邊的夜聊，私密的⽣命故事。上⼀代想說的道

理，在我們這個世代不⼀定適⽤了，甚至可能會限制我們的想像，但是他們的⽣命經

驗可能⾃帶光芒，不只是那些勤奮向上的⽇⼦，還有那些迂迴、⽭盾、難以啟齒的

事，只要真誠，都可能帶來啟發。這才是我⼼中真正的傳承。 

 

這是⼀個女兒試著了解媽媽的故事，縱然兩⼈的價值觀時常相左，價值觀裡藏著時代

印記，根深蒂固不容改變，但是他們找到了「傳承」的可能，讓「代溝」變成了「跨

時代溝通」。雖然女兒不⼀定對做⽣意有興趣，不過她倒是很喜歡風扇，在氣候變遷

加劇的今⽇，酷熱的夏⽇裡風扇絕對是與冷氣並⽤的省電好⼯具。媽媽在八零年代建

⽴的村莊，物理上可能已經不存在，也沒有存在的必要，但是她⾛到了另⼀⽚⼟地

上，建⽴了新的村莊，找到了新的同伴，繼續專研她的技藝。 

 

. 



德國⼼理學家伯特·海靈格發展出的⼼理諮詢⽅法家族系統排列中，⽗母將⾃⼰的⽣命

課題傳承給⼦女，是⼀件很⾃然的事。⼦女也有可能會為了向⽗母或家族中的其他成

員「表達忠誠」，⽽主動但無意識地承接他們的⽣命課題。我的身體常常沒有⾃覺地

想為他⼈無⽌盡地付出，希望對⾃⼰差⼀點，對別⼈好⼀點，如果沒有這樣做的時

候，我會覺得很內疚。我對他⼈好的時候，我又會期待對⽅長成⼀個我想要的樣⼦，

說⽩了就是控制。我也偶爾無來由地想要⾃⼰從世界上消失。我的家族系統排列師

（簡稱家排師）說，這些難以解釋的想法和⾏為，有可能來⾃潛意識的我希望分擔媽

媽和其他家族成員的這些狀態。

她教導我練習⼀個特殊的冥想和呼吸⽅法。我可以列出三個我很像媽媽的優點，例如

「認真」、「真誠」、「有愛」，並且列出三個我接到的媽媽的包袱，例如「我要無

⽌盡地付出，我才是個有價值的⼈」、「我要對別⼈很好，我才是盡了我的責任」、

「我關⼼的⼈要按照我期待的⽅式成長，才不會有讓我不安的事情發⽣」。當我吸氣

的時候，我想像這些優點從媽媽身上流入我的身體，⽽呼氣的時候，這些包袱則是⼀

點⼀點離開我。反覆吸氣，呼氣，感受無⽤的重擔從身體離開，並且感恩留在身體裡

那部分的媽媽。 

鏡⼦

在認識媽媽的過程中，我邀請了許多⼩時候只聽過名字或看過照⽚，但不曾真正認識

的叔叔阿姨來訪談。當他們講述⾃⼰⼆⼗幾、三⼗幾歲時的故事，我看到了現在這個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25E5%25BE%25B7%25E5%259B%25BD


階段的⾃⼰所遇⾒的徬徨、迷惘、執著和愛。這個過程讓我覺得很奇幻、快樂、不可

思議。我試著想像媽媽在我這個年齡時的模樣和⼼情。記得有⼀次，我和林海雲阿姨

聊著天，中間去了廁所，當我在裏⾯照鏡⼦時，我竟然覺得⾃⼰好像媽媽，或者說我

好想變成她，我可不可以就是她。

.

我在⾹港唸書的時候，認識了⼀群志同道合的⼈，他們跟我⼀樣關⼼著泰緬邊境的事

情，也關⼼難民的權益，還有那些因為政治原因⽽四處流離的⼈。我們在⼀個社團裡

⼀起學習倡議、籌款，籌辦攝影展，只為了能讓更多⼈關注這些議題。我們也試著和

難民營的學校合作，共同創辦了⼀個⼩⼩的社會企業，從設計、⽣產到銷售⼿⼯藝

品，希望能對流離的夥伴們有些幫助。回想起來，或許我們當時的做法看起來有點幼

稚，但我很欣賞當年那個勇敢嘗試的⾃⼰，還有夥伴們。

畢業後，我遇到了⼀群瘋狂的⼈，他們想要改變⾦融世界。我們試圖⽤社會影響⼒投

資的理念，提倡把錢投到⼀些對⼈類和環境有益的計劃中，並透過社區數據向投資者

說故事。我們的理念意外地引起了世界銀⾏和巴西政府的關注，我被派到地球的另⼀

邊⼯作，⽣活的吃喝住⾏全都有⼈照顧。可是最後，因為政黨輪替的原因，那個計劃

草草結束。雖然這間公司至今還沒有取得實質成果，偶爾我還是會懷念在⼩辦公室裡

與同事們⼀起腦⼒激盪的時光。



回到台北之後，我認識了⼀群為民主、⾃由和⼈權努⼒的組織⼯作者，也認識了⼀些

從⾹港流散至台灣的⼈，他們想要在這裡繼續做些事情。我們⼀起發起活動，也享受

著⼀起⼯作的時光。現在回頭看，這些經歷可能有點碎⽚化，好像沒有⼀個明確的主

題或者核⼼。但我漸漸意識到，我就是喜歡這樣的過程——隨著機緣去尋找同伴，⼀

起創造點什麼。⽬標和成果固然重要，但如今我更珍惜身邊的夥伴們。 

 

. 

找到了和媽媽之間的共鳴後，好像接著要聊⼀些更更深入的，私⼈的感情話題，公共

的社會議題，都變得更輕鬆⾃在了。 

 

 

寫作可以帶我去的地⽅ 

寫作計劃接近尾聲的時候，我突然有了⼀個想法，或許寫作只是達成⽬的的⼀種⼿

段。如果有機會出版的話，我最希望能辦讀書會，這樣或許我能找到另⼀群跟我有相

似想法的夥伴，⼀起試著去理解那些和我們看法完全不同的⼈。我們可以從對我們很

好卻讓我不解的家⼈開始，慢慢探索其他在我們⽣命中熟悉又陌⽣的⼈，可能是那些

在新聞上被批評的商⼈，也可以是濫權傷⼈的政治⼈物。我知道這些例⼦有點極端，

⽽且看起來似乎都是負⾯形象，但我要表達的是，理解這些⼈的想法確實很難，然⽽

我又非常想嘗試去理解他們。或許，我深信，如果我們能夠更全⾯地看待這些⼈，溝

通的機會就會增加。 

 



Netflix 為美國幽默作家弗蘭‧利博維茨拍攝的紀錄⽚《假裝我們在城市Pretend It's a 

City》中，弗蘭說過，她覺得最難理解的⼈是來⾃不同時代的⼈。與同時代的⼈相

處，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穿著和舉⽌來理解他們的想法。然⽽，對於那些⽣活在不同

時代的⼈，我們可能無法理解他們在穿些什麼（開玩笑的⼜吻）。或許，這也是為什

麼我的母親和她的朋友們在看待我時，會產⽣類似的疑問。他們可能在想，這個女孩

在想什麼︖為什麼不跟著媽媽賺錢呢︖她明明有⼀些資源可以利⽤，為什麼要去參與

那些我們看不懂的計劃呢︖理解另⼀個⼈本來就很難，靈魂和身體的設定不同，再加

上來⾃不同時代，我們為不同的流⾏⾳樂跳舞，為不同的事情受到長輩讚美，除了研

讀⽣物學、認知⼼理學和鑽研⽂化研究、女性主義、政治⼈類學之外，可能還需要很

⼤的好奇⼼和接納。 

 

 

此時順服與反抗合⼀ 

書寫的過程中，我有⼀些因為更認識媽媽和阿姨⽽在關係上有⼀些突破的時刻。 媽媽

和阿姨很關⼼我的感情，常常擔⼼我太善良被欺負。我過去花了很多時間向她們解

釋，我沒有她們想像的那麼嬌弱，我可以在感情表達⾃⼰的思考，也有能⼒經營⾃⼰

喜歡的關係，但是他們還是常常⼀⾒到我就說，「欸，會不會他現在對妳好，只是因

為還沒結婚，婚後就不會這樣了︖」「妳怎麼知道他對妳是真⼼的︖男⼈只是想要

錢、權、性！」「妳會不會在感情裡患得患失，覺得好像如果沒有跟著他、陪他，他

就會不開⼼，所以都順著他，沒有了⾃⼰︖」 

 



以前的我會回應她們的每⼀個問題，試著⽤邏輯和經驗向她們表述我的想法。但是，

在書寫了他們的⽣命史之後，我決定不順著她們的問題回答了。我發現這些問題的背

後都是恐懼、不信任、不安全感。她們不相信愛情裡有真誠，也覺得我會像她們⼀樣

在關係裡迷失了⾃我。與其直接回應她們的不安，不如分享⼀些我獲得安全感的⽅

式。過去，我在感情裡確實有⾃我價值低下與討好他⼈的課題，我有時候會把⾃⼰的

真實感受藏起來，覺得若是表達出來就會失去關係，不知不覺就失去了⾃⼰。不過，

這兩年來，我覺得我有⼀些突破。我透過覺察、冥想和書寫練習，漸漸可以讓⾃⼰的

真實想法和感受浮上檯⾯，也願意相信說出來之後，我的伴侶和這個世界不會討厭

我。現在的我做決定的時候，會停下來，閉上眼睛問⾃⼰，如果今天我只有⼀個⼈，

不需要配合別⼈，我會怎麼做︖我慢慢等這些畫⾯浮現，將它們表達出來。我可以是

透明的。如果他們真的因此討厭我，我也可以清楚分辨，這是因為我做得不夠好嗎︖

還是他有他的課題呢︖ 

 

我把最近的身體感覺分享給她們，我也發現她們不會再去追究前⾯未回答的問題，反

⽽會為我的成長⾼興。⼀次⼀次，在⼀⽚憂慮與恐懼⾼漲之中，我試著分享我的平

安，⽽他們也漸漸安⼼下來。有⼀次在⼀間⽔湳洞的西餐廳裡，阿姨問媽媽，妳覺得

坐在妳對⾯的這個⼈是誰︖「我覺得她是我的⽼師耶」，⽼媽認真地說。其實就算是

半開玩笑也好，我也感受到坐在媽媽對⾯的我被看作⼀個完整的⼈，⼀個可以適時察

覺⾃⼰的需要，情感和邏輯並濟的⼈，⼀個厲害的普通⼈。



「妳媽媽最⼤的成就不是蓋了幾間⼯廠、養了多少員⼯，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覺

得她最⼤的成就是為這個世界留下了妳們倆姐妹。」婉如的⼯作夥伴，從⼩看著我長

⼤的紀真⼼⾎來潮地說。

妳媽的教養⽅式很特別。她⼀⽅⾯像很多華⼈長輩⼀樣，⼀旦有了資源，就要把

最好的資源給⼩孩，希望他們⾛在⾃⼰鋪的康莊⼤道上。有時候⼩孩會覺得很有

壓⼒，想要反抗。另⼀⽅⾯，可能因為她是個⽣意⼈，做⽣意不可能遇到衝突就

拉倒，有時候也要放下身段，聽聽對⽅的需求。妳們反抗的時候，她會停下來做

『市場調查』，也會諮詢她身邊的⼈。如果她聽得懂妳們的需求，她會調整她的

作法，有時候會給妳們很⼤的彈性。⽽這種時⽽⾼壓，時⽽⾃由的環境，其實跟

現實世界很像，妳和妳姐在這樣的環境長⼤，其實是學會了什麼時候順服，什麼

時候反抗。

我想，書寫這本⽣命告⽩式對我⽽⾔，既是我對媽媽的順服（順服她希望我多認識她

的⼼願），也是我對她的反抗（反抗⼀個正向單⼀的敘事），⽽書寫的結果，是順服

與反抗合⼀了，我可以帶著完整的⾃⼰和她對話了。 

 

.

媽媽的⽣命史有點像是茉琳‧莫德克的《女英雄的旅程》裡述說的「女性的集體敘

事」──女性在⽣命早期非常認同陽性價值如邏輯、效率、成就，後來體認到⾦錢與

成就的虛幻，慢慢找回⾃⼰的陰性本質包含相對於頭腦的身體、相對於有為的無為之

為、相對於改變的接納。這趟旅程不是⼀條直線，⾛完了就找到了完整的⽣命，有時



候是進⼀步退兩步，有時候更像是爬⼀座山，若是⽼鷹在上頭俯瞰，會覺得這個⼈怎

麼都在繞圈⼦呢︖只有媽媽和身邊的同伴知道他們⾛過了多少路，⼀路上克服了哪些

⼼魔，滋養了多少耐⼼毅⼒。

書寫的過程中，我可以感受到媽媽試著向我表露她的脆弱，也不介意我書寫她的挫

折，然⽽有時她會突然反悔，覺得這⼀切暴露出來也太可怕了，希望我停⽌寫作。我

們坐下來傾聽彼此的想法，在這個反覆溝通的過程裡，我看⾒她正在重新整合她的⽣

命敘事，透過⼀次次訴說與閱讀，慢慢接納不同⾯向的⾃⼰。

我吸氣，將「認真」、「真誠」、「有愛」吸進我的身體裡，然後呼氣，將「控

制」、「無⽌盡的付出」、「對⾃⼰差，對別⼈好」呼出去，離開我的身體。這時，

我的⼀個個祖先都站在我的後⾯，做我的後盾。

⽽我現在可以向前⾛去，⾯對⾃⼰的⼈⽣了。



虛幻／有⼀點意思

這次的寫作計畫還伴隨了⼀場我為媽媽籌辦的實體⽣前告別式，在她七⼗歲⽣⽇的那

天，我邀請了七位她身邊重要的夥伴參與，⼀起吟唱她最喜歡的詩歌、⼤學時期每天

哼著的⾳樂，朗讀⼀些有關⽣命的經⽂，並輪流分享我們想要對她說的話。

迪⽂覺得「⽣前告別式」好彆扭，不如更名「⽣前告⽩式」，好像更符合這場活動的

原意。我很喜歡這個名字，因此將其命名此書。

當晚，我們⼀起唱了媽媽最喜歡的歌《多娜多娜》，那是⼀⾸描述⼀頭⽜被牽往宰殺

的猶太戲劇歌曲。歌詞以天上⾃由⾶翔的燕⼦和風，對比⽜的無奈和悲哀。這⾸歌於

1941年發表，被認爲反映了猶太⼈在第⼆次世界⼤戰前極爲低微的社會地位。後來，

納粹德國執⾏猶太⼈⼤屠殺。歌詞中的「⽜」被聯想成⼤屠殺的受害者，因此歌曲被

認爲隱含反戰的訊息。媽媽喜歡這⾸歌，純粹是因為旋律簡單，很容易跟著唱，不過

可能她也被曲中淡淡的哀傷吸引，⼼中也有⼀隻無奈的⽜，和⼀隻⾃由的燕。

「但凡只要嚮往⾃由，就得有燕⼦的翅膀。」曲畢後，輪到我們分享真⼼話。由李春嬌

開始。她準備了⼀個很長的講稿，但是因為害羞，請我代為念出。

今天是婉如的告⽩式，她是我們最尊重及喜歡的⼈。今天過後，我們就沒有明星

咖啡廳的麵包可以吃了。沒⼈會訂給我們吃了。今天過後，我們真的要和她分開

了，她要去天國天⽗的懷抱了，⽽我們真的失去致愛了！



……最後，我祝福婉如的靈魂能在天國裡安息，我們愛妳！阿⾨！

我⼀開⼜就哭了，有點意外⾃⼰會這麼難受。 

 

「春嬌......妳想跟我說的，我聽到了。」婉如突然發出⼀個低沉的聲⾳。她開始扮演從

墳墓裡爬出來的屍體，學習恐怖⽚的配⾳，回應春嬌。「妳是⼀個很聰明又很努⼒的

⼈，如果妳可以多⼀點耐⼼，做事情不要這麼急，妳⼀定可以做更多事。」婉如讓我

們笑到不⾏，她果然是被商業耽誤的娛樂家。

事實上，婉如⼗八歲時就被星探找上，本來已經準備出道演出武俠劇，甚至有⼀個藝

名「司⾺菁雯」，只是這件事被婉如媽媽知道後，何女⼠⾺上把那張報導司⾺菁雯出

道的報紙撕爛了。

我們⼀個⼀個輪流發⾔。每個⼈的風格都不⼀樣，紀真簡短發表她最近對於珍惜當下

的體悟，倩玲回顧了她們過去親密的姐妹時光，⽽迪⽂則是正常發揮他的直接了當，

開始抱怨婉如如何因為忙於事業對童年的他疏於照顧，他覺得把⽣命完全投入⼯作真

的不是什麼好事，也希望婉如晚年可以多點放鬆休息。

這時，婉如又從墳墓裡復活了：「迪⽂...... 謝謝你的這些話。從明天起，我就升天

了，春嬌、紀真，你們有什麼事，就去找迪⽂，他會幫你們解決。」婉如的回應很有

意思，她想表達的是，現在的她，身上還有很多責任，很難⽴即放下，否則這些責任



就會⾺上轉移到迪⽂和我身上。她需要我們慢慢幫她分擔⼀些。「我只是希望妳不要

什麼事情都做，把⾃⼰搞得很忙。⼈有時候也是需要娛樂的。」迪⽂的回應也很真

誠，交託與放下確實是婉如⼀⽣的課題。

⽽我的男朋友健明本來是⼤會攝影師，最後也被指定發⾔。他說了⼀番感⼈的話，期

待⼀些溫馨的回應。

「健明...... 你要多吃青菜！」

好吧，我想最終都要回到婉如晚年最重視的身體健康。



「現在，有什麼事情是你想做的︖」

林海雲：現在我的重⼼放在寶寶上。寶寶如果需要我，我就隨時可以幫忙。我很喜歡

⼩孩哈哈哈，⼩孩真的超可愛喔。當然每個⼩孩來到世上都有很多任務，很⾟苦。我

們看，每⼀個⼈都好⾟苦 ，有⼈沒錢，賺錢好⾟苦，有⼈有錢，⽼公外遇，有⼈⽣

病。但又覺得，哎，每個⼈都很⾟苦 ，但每個⼈......都可以感受到愛！⼈⽣的過程

中，有些是同學比較聊得來，有些是爸媽比較有緣分，有些是找到異性或同性的伴

侶，他能夠感受愛。那個愛就可以敵過所有。

我爸爸的離開，我會覺得很難過很難過，我就盡量不去想，我就去想寶寶平安，新⽣

命。我的前半⽣，就是初中、⾼中，後來有緣跟婉如認識，到泰國去發展發揮。我常

常跟家裡的⼈講，我覺得都是很好玩的事。我會講的很興奮這樣⼦。這樣⼀直⼯作，

突然醒過來，我不能失去⼀個母親的角⾊，後來趕快補起來，花了⼗年的時間。我就

是希望我的孩⼦們常常給愛、感受愛。⼤概是這樣，⼈⽣就六⼗了。我後⾯的⽣命，

也不會覺得要去哪裡玩。以前南征北跑到六⼗個國家去過，我就不會很嚮往。出國也

可以，沒去也不會很痛苦。去哪裡都很開⼼，看到⼀朵花就很開⼼。盡量能做到的，

對⼈好的就對⼈好，給他⿎勵。我⾃⼰⾛過很多憂鬱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跟孩⼦講，不

論發⽣什麼事情，都想最壞的底線，能不能承受的住，最終要把命保住。孩⼦就是能

做到的去做，不能做到的不⽤做，我⾃⼰有很多事情做不到，做不到的時候很痛苦。

如果他們不忙的話，我希望他們有⼼事都會跟我說，我有事也會跟他們說。



林晨熙：哇，這個題⽬很⼤。 我只要開⼀個⼩咖啡廳就好，讓⼤家來打屁。咖啡廳配

燒餅油條，我不要三明治。外⾯點⼀杯咖啡談戀愛，⼀杯咖啡⼀百五很貴耶，我兩⼜

就喝掉了。我以後的咖啡廳要續杯。我找幾個⽼朋友，都70幾歲，我當時⼀起當兵

的，現在有⼈當保安，有些開計程⾞。⼤家五⼗年沒⾒。咖啡廳不⽤賺錢，現在賺錢

不是我的⽬的。我常常跟我的孩⼦講，你們要健康、安全、有專業知識，第四個才是

賺錢。我不會跟他們第⼀個就講賺錢。你前⾯都沒有，你賺這個錢又如何呢︖妳問我

的夢想，我就⽼了。為什麼咖啡⼀定要配蛋糕︖我弄不⼀樣的。就在台中，這邊很適

合。⼈要改變，⼼態不要⽼，⼼態要年輕。

我跟婉如說，我如果沒妳這個姊姊，我就三條路⾛，開計程⾞，但是我不認路︔當保

安，但是我只有晚上，因為我晚上不睡覺︔第三個我去擦玻璃，但是我怕我懼⾼症會

摔死。我很惜福，但是我也有付出。她給我這個機會。我現在都六點多起來，帶著棍

⼦出來巡邏，三年前有⼀點，我看到⼀個喝酒得欺負⼈家，他⾃⼰⾛路踢到鐵，七八

個女⽣跟他說對不起，他還在那邊罵，帶著⼀把假槍。我請他到旁邊坐，叫店員報

警。我們頂多報警，太有義氣會完蛋。婉如身上沒有名牌，每個⼈不⼀樣啦。我喜歡

好的⼿錶，有時候戴這個，⼈家看得起我，我會⾃卑啦。



泰.瑞昇朱拉：我喜歡⼯作，⼯作都喜歡。現在我七⼗歲，還是來打掃，好玩，喜歡來

⼯作跟年輕⼈、⼩朋友聊天。我喜歡這樣。我現在睡得很夠，晚上⼗點半就睡覺了，

早上五點起來。只能賺到⼀點點錢，⼤概六千塊⼀個⽉，交通、吃飯、買藥就⽤完

了。我也不想要跟兒⼦要錢，他也在讀電機碩⼠，還有⼀年畢業。我的兒⼦媳婦都不

喜歡講話，不喜歡聊天，就是看電視和吃飯，現在都是玩⼿機。偶爾會聊⼀下，吃飽

沒、肚⼦餓，⽣活的事情，就夠了。我現在每天洗完澡，九點就跟pi dao聊天，早上晚

上都聊天，什麼都聊。他有時候有⼀兩千塊也給我花。

台灣我最想念的就是矇矇（狗狗），我現在換了衣服，他會不會聞不到我了︖我記得

很多事情，每天騎腳踏⾞去買菜都記得。我現在回來泰國跟兒⼦媳婦⼀起住也很開

⼼，因為很多年都沒有跟他們在⼀起。我回來後就發現泰⽂也講不好，我煮的菜兒⼦

覺得太淡他不吃。沒什麼。我現在不吃辣了，哈哈，喜歡吃稀飯加燙青菜，跟婉如⼀

樣。我剛回來的時候，在兒⼦家待三個⽉都沒有⼯作，那時候我還很想回去台灣按

摩，⼀間泰國⼈開的按摩店在宜蘭。現在沒辦法去了，因為沒有簽證了。我不去了，

就在這裡⼯作。如果不做星探公司的清潔，我就在家裡附近開⼀間⼩的按摩店，不⽤

很⼤，就在巷⼦裏⾯。就算可以回去台灣，我年紀⼤了，如果在那邊死了，要怎麼把

身體帶回來︖（想回去南奔嗎︖）南奔沒有家了，賣掉了，賣便宜⼆⼗五萬給弟弟的

孩⼦，他現在⼆⼗幾歲，沒有到清邁或曼⾕⼯作，就在附近的⼯廠打⼯。 如果要說故

事，還有很多要說，⼀個⽉也說不完。我也想說，妮妮妳很可愛，我也愛妳像女兒，

像女兒⼀樣，跟妳在⼀起也很溫暖。



林婉如：以後都是機器⼈了。5G真的好厲害。我們以前根本沒有想過可以這麼快速地

傳遞訊息。以前知道電報發明，傳真、講電話，就已經覺得不得了了。現在還5G！ 

（那妳會寧願活在以前，還是現在︖）當然是現在啊。 

（妳覺得機器⼈這個發明怎麼樣︖）不錯啊，只要不是⽤在壞的事情上就好了。 

 

（如果有長⽣不⽼藥，妳可以活到140歲，妳接下來的70歲要做什麼︖） 

我喔，應該是傳福⾳吧。妳很難真正幫助⼀個⼈。唯⼀，就是把福⾳介紹給他，這樣

他的⼈⽣就會有依靠了。 

（傳福⾳是什麼意思︖）就是分享我的⾒證啊，講我的故事。 

（妳希望分享妳的故事︖）對。

欸那個，⼈⽣很短的，妳要去做妳喜歡的事情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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